
在改革的浪潮 中

工长 陈 章 发
伍德林

他叫 陈章发。
是运 转检查室建屋

小组 负 责人 。
细细 消 化了 日 方 资

料的 陈工长，默默地盯
着乘轮船、坐火车从 日 本
而来的一个个集装 箱，深
深感到肩 上担子 的重量 。

可是，拆箱后发 现 ，
日方生产的 十 二根 立柱本
身没有 达到 他们 自 己设计
的垂直度 要求 。

大家 的 目 光一 齐投向
在场进行技术指导 的 日 本
人纳 谷 和 马 谷 。目 光里有
质问 、有疑 问 、有不 满 、
有怨 愤 、有 鄙夷……日 方
两位专 家 在尴尬 中 沉静地
思索，焦 急地寻觅对 策，在无 情 流 逝 的 时 间 里 ，
他俩 绞尽脑 汁，搜肠 刮肚，终 究 没有 找 出 解决 问
题的办法，两位有 十 多年专 门 安 装运 转室经验 的
专家，面对着 眼前 这些从他 们 自 己公 司运 来的 八
十年 代先进 设备，此 时不得不 望 空 自 叹，一筹莫
展了 。

日方专家悻悻而去，给随着开放而 观念 发 生
各种 转变 的人 们，留 下 了 一 串 串 的思 考……

目光从 日 方专 家远去 的 背影上折 转 回 来的 陈
工长，继 续瞅着 这十二根立柱 。这位不苟言笑的
指挥者，有着 十分 活跃的大脑，他终于在 自 己几
十年 丰富的安装经验中，细心地筛选 出一个稳妥
的方 案，只 见他 灵巧 地用 杠子 套上螺 钉……就这
样一个土办法，却 在很短的 时 间 里使每 根立柱都
安装得 达到垂 直度标准 。

日本人第一 次 感到震惊 了。这不光意 味着在
立柱 垂 直度 的 要求上，根 据合 同 日 方 要负 赔 偿责
任，更 意 味着 日 本专 家 的威 望，受损 于一个普普
通通 的中国 工长手 里 。

他们 此 时 还 不 曾 想
到，中 国有 句俗话，叫 做
老鼠拉木锨——大 头还在
后头呢 。

立柱安 好之后，经过
四天四 夜紧 张的施工，整
个房 屋的 骨架 也全 部安 装
完毕，工 程进展顺利 的 喜

悦，驱散了每个人的劳
累和疲乏，施工现场充
满了 欢乐 和活 力 。

上帝烦闷 的 时候，
就要给人间弄 些乐极生

悲的事儿，经过 中 日 双方
测量，整个房屋的 地基有
严重 问 题，地基的地面平
行度 比要求低25毫米，这
将会出 现整个 自 动生产线
安装对接不上的情 况 。如
此精 密 的设备在安装上竟
能误 差 这么 大的 距离，责
任是很清楚的，完全是 由
于日 方提供的技术资 料不
全和错误而造成的 。

人人都如 同 被 当 头泼
了一盆冷 水 。

纳谷 、马 谷 两位面对 着铁 面无 私 的测 检 仪
器，紧蹙 双眉，愁云满脸，冥思苦想终无 良策，
最后只得垂 头丧气地提出 他 们 难 以启 齿 的 方 案
——拆掉 全 部 房 架，改建地基，重新安装 。

这个 “全 拆重安装”的方 案所造成的后果 ，
会使 双方签订的 21天安装 周 期合 同 不 能按 时兑
现，双方都 要受到损失，特 别是 日 方责任经 济 损
失更大 。当 然，日 本专 家 也是在走投无路时，才
不得 已提出 会使他们信誉蒙受严重损害，经 济 蒙
受重大损失的如此下策来 。

两个 日 本人一扫平 日 那种趾高气傲 的 神 态，
无可奈 何地离开了 现场，他 们 的 心情是 异常 沉重
的……

素来少言寡语的陈工 长 围 着 这间 将要全 部 拆
散的运转检查室房屋 骨架观 看、徘徊、凝思 。他
不忍心看大伙儿那 疲惫的脸色，那 充盈着血丝 的
眼睛，那 愤懑而又不甘心的 神态。弟兄们 四 天四
夜的 心血和汗水，就 这么 被 日 方轻而易 举的一 句
话化为 乌有了 ？

突然，他 眼 睛 一
亮，不可抑制的兴奋顿
时传 遍全身 。他 马上把
大伙召 集在一起，提出
一个请 大家参谋 的方 案
——能不能先用 撬杠把
房屋撬起 来，再垫进25
毫米的 钢板，再用 电焊
……

通明 的灯光炫 烨夺
目，将 宽阔 的厂房照得
如同 白 昼，光滑如镜 的 水磨 石地面上，不 时弹跳
出一 滴滴饱 和了 劳累和兴奋的汗水 。

晨曦破雾，和 熙 的 阳光 洒进厂房，纳 谷 和 马
谷二位专家 再次来到 现场 时，看到 的不是全 部 拆
散的房屋 部 件，而是经过严格测 量，完全 达到地
基平行度 要求 的原封不动 的房屋，日 方专 家准 备
起程 回 国 了，临行 之前，两位 日 本朋 友把 陈工长
抬起 来，照 了 个永难 忘 怀的 “二抬一”合影，在
场的 中 日 朋 友都 激动地鼓 起掌 来 。

（ 摄 影　刘 秉峰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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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次岁 末表彰
奖励大会 。

工人按车间 班组在
划定区域 内席 地而坐 ，
小则五人一围 ，大则十
人一圈 ，嘁嘁喳喳，叽
叽咯咯，妇人怨 言大 肉
涨价 ，男 人乐说觅 财之
道，班 组 长 忙 于 “镇
压”多 舌之徒，干 部们
则品 茶阅 报 ，全然 无视
台上厂长之 慷慨，书 记
之激 动……

台上，吾师张婷立
于正中 ，厂 长 为 她 戴
花，书 记为 她披红 。说

来吾从师张婷 习 练 织布 已有五载 ，五
个春 秋所见所 闻 ，甚为 感 动 。她上 班
早来 ，下 班晚走 。她眼如鹰 鸷 ，瞬 间
便能在那 千线万 缕之 中 瞅 见一 丝 断
头，她指如 琴师，于那经 纬之 间拨 弹
捻挑，几分之 内 便可 结好 数 百 根 断
头，她在 织布机 中 行 步，如 行 云 流
水。其产量 高居千人之首，质 量亦创
下“万米无疵布”之纪录，故而厂长
奖她二百元 ，书 记为她颁奖状。然而
此时，吾师却 捧着奖状 目 视台 下，茫
然不 知所 措 。

台下妇人怨言大 肉 涨价，男 人乐
说觅 财之道……

吾师张婷坐定 身 子 ，开始念 她 的
先进事迹报告 ：一天看车 比别人多 走
上千米，一年完成二年 半之产量，患
上眼疾亦不下生产第一线，奋斗 目 标
乃是 “万米无疵布”……吾听得泪水
盈眶，但转 睛窥其 四 周 之人，唉——

“ 请大 家为 张婷 同 志鼓掌！”厂
长抓 起 话 筒 召
唤。

“ 噼噼 噼 ，
叭叭叭。”台下
掌声稀 稀 落落 。
猛然 ，吵 杂之声
顿然 嘎止，众 皆

回着 翘望，吾为之惊异，随众目 所
归之处 瞥去，原本是吾师妹王 丽 神
彩飞扬地步 入大堂 。

“ 看啥里？”一老工人糊糊涂
涂问 。

“ 新近荣获本市迪斯科大 赛金
皇后 的密斯王驾到！”一青年打个
响指 嘻嘻 答道 。

“ 有 啥 稀 奇，”老 工人不 以 为
然。

“ 嗬 ！人美 ，舞美 ，挣 钱挣得
更美 ！她师傅 辛苦一年才得奖金二
百元，这小妞扭扭屁股在舞厅 酒 吧
转上几圈 ，一晚 上就捞几十 张 ‘大
团结 ’！”接 着那 小青年又手舞 足蹈
地与 身 旁 的哥 们儿耳语起来 。

“ 让迪 斯科皇 后给 大 会 助助
兴！”小伙子们齐嚷嚷 。

“ 哗——”台下年轻人 皆 象喝
了“强力 啤”，兴头大起 ，立而击
掌。

吾正看得热闹 ，无意 中发 觉吾
师张婷 独 自 悄 然 步下 台来，走 出 了
会堂……

“嗵 ！卡 ！嗵 ！卡 ！噫——呀
——呜——啊——”喇叭里震响 起
摇滚乐，师妹王丽扭臀撅胯，凸胸
凹腹 ，时而伸 出 虎爪抓天，时而挥
着长腿卷地 ，技惊 四 座 ，呼 哨 声 四
起，闻 于耳 则 心悸 ，显 于 目 则 倾
倒。厂长亦且看得痴痴 入迷 。大 会
进入高潮 ！　（插 图　驰 张 ）

喜信
青柳

叮铃 铃 一 串 铃 响
喜讯 又 扣 开 了 新 房

把门 闩 上

捧在 手 里 ，细 细 端 详
硝烟 熏 黑 的 脸 庞
贴在 胸 口

任泪 珠 儿 流 下 两 行

啊——

又一 次 安 然 无 恙

这本 是 姑娘 的 秘 密
不想 嘴 角 的 喜 纹
却长 了 翅 膀
飞出 小 院

飞遍 村 庄

于是

埝畔 上 ，田 垄 旁

又有 了 新 的 话 题——
“ 娟 娟 的 女婿

又多 了 一 杖 勋 章 ？”

大雁 塔

金军

从宗 教 和 历 史 的 眼 光 里
飞出 一群 唐 朝 的 燕子

她们披 夕 阳 的袈裟
呢喃 的

却是 飞 向 南 国 的 欲 望

佛的 色 彩
明显 地 淡 漠 了
浮屠 挠 了 挠 白 发
寂寞 地 考 证 黄 昏的 结 构

最后 的 暮 色
汹涌 地

淹没 了 塔 顶

震
歌

近视 眼
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对 征兵处 的官

员说：“先生，我不能去服兵役，我
是近视眼。”“那很好，”官员 回 答
说，“你看 不见远处的东西吗 ？我可
以把你安 排在最前 沿 的 阵地上。”

家
的
马
峪
河

张宗 麟

马
峪
河，

是
我
家
乡
的
河。

它
发
源
于
秦
岭
山
脉，

汇
流
于
渭
河
之
中。

它
就
象
我
本
人
一
样
没
有
声
望，

这

可
能
也
因
为
它
和
我
本
人
一

样，

太
瘦
小，

太
平
庸
了。

可
能
是
我
在
它
身
边
长
大
之
缘
故
吧，

我
了
解
它
胜

于
了
解
黄
河、

长
江
；
可
能
是
我
喝
着
它
的
水
长
大
之
缘

故
吧，

我
爱
它
胜
于
爱
过
玉
液
琼
浆。

它
在
秦
岭
山
中
时
缓
时
急，

时
平
时
仄，

时
直
时

弯，

时
隐
时
现。

有
些
地
方
它
就
象
纱
绸
丝
缎，

轻
柔
如

练
；

有
些
地
方，

它
却
象
雄
狮
母
豹，

竖
毛
瞪
眼，

令
人

发
寒。

站
在
山
巅
鸟
瞰，

这
马
峪
河，

银
银
的
一
线，

从

风
中
听
其
余
韵，

不
是
古
筝，

却
有
古
筝
的
韵

感
。

马
峪
河
畔
上，

不
是
长
一

片
毛
竹，

便
是

长
一

棵
躺
腰
的
大
树，

柳
有，

杨
有，

核
桃、

杏
子
都
有。

大
树
便
是
一
把
把
四
季
变
换
颜
色

的
大
伞，

给
深
水
潭
里
的
鱼、

蟹、

虾
虫
遮
了

荫
凉。

马
峪

河
流
入
平

川
之
后，

象
是
把
它

的
经
历
写

成
沙
书，

一

集
集
，

错
落
放
置

在
滩
上，

任
有
心
者

去
细
读
漫

游
。

马
峪

河，

是
有

面
目
的

河
，
它
的

额
头
上
刻

着
深
深
浅
浅，

浅
浅
深
深、

曲
曲
直
直、

曲
直
相
间
的
皱

纹。

我
数
过，

但
我
无
法
数
清。

这
些
条
条
道
道
是
什

么
？
是
马
峪
河
的
岁
数，

据
估
计，

它
的
生
命
少
说
也
在

千
百
万
年
之
上。

我
的
爷
爷
说，

他
听
他
的
爷
爷
说
过，

从
他
记
事

起，

这
马
峪
河
呀，

就
这
般
模
样，

到
我
今
生
已
是
数
百

年
了，

还
是
那
么
古
老：

河
里
的
蟹，

还
是
一

铜
钱
大，

河
里
的
鱼
还
是
一
拃
长，

河
里
的
石
头
还
是
那
么
满，

河

里
的
水
还
是
那
么
淌。

河
两
岸
的
山
坡
地，

还
是
象
贫
血

孕
妇
的
面
目
蜡
黄。

这
里
的
男
人
虽
然
都
有
气
力，

却
很
难
讨
得
个
女
人

结
伴
成
双。

这
里
的
山
民
们，

祖
祖
辈
辈
走
不
出
山，

这
里
的
人

祖
祖
辈
辈
勒
紧
裤
带
吃
粗
粮，

流
传
着
《
织
女
牛
郎
》
一

个
故
事，

唱
着
《
哥
妹
亲
亲
》
一
支
歌
…
…

二
十
年
前，

我
得
机
遇，

象
马
峪
河
之
水
流
出
了

山，

离
开
养
我
十
八
年
的
马
泉
村
进
城
工
作
了。

从
此，

我
见
到
的
天
大
了，

地
宽
了，

脸
谱
多
了，

读
的
书
本
也

厚
了。

我
渐
渐
地
悟
出
马
峪
河
写
作
的
沙
书，

明
白
它
为

何
不
安
分
守
己，

不
顾
山
重
叠
障
冲
出
山
去。

原
来，

它

是
对
辽
阔、

宽
广、

坦
荡，

无
羁
的
追
求、

向
往
！

我
理
解
了，

我
体
会
到
了，

我
要
是
不
走
出
这
马
峪

河，

也
许，

在
我
化
作
泥
土
的
那
一
天，

我
也
不
醒
得
我

原
来
生
得
可
怜、

愚
昧、

愚
昧、

可
怜，

更
不
用
说
懂
得

人
生
还
有
价
值
可
言。

马
峪
河
呵，

你
刻
划
出
来
的
和
你
流
诉
出
来
的
我
全

明
白
了，

当
然，

我
所
明
白
的
还
不
仅
仅
写
的
这
些，

还

有
那
些
说
不
尽
的
与
说
不
清
的
许
许
多
多
…
…

（
题
图
　
驰
张
　
桂
维
平
）


